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

进步，比起老一辈，现在的

年轻人更加积极地追求个

性、自由和对幸福的掌控

力，但是，在追求幸福的过

程中，一些人却多了几分

固执，忽视了父母和亲友

的建议，结果走了长长的

一段弯路，造成自己不愿

看到的现实，给自己带来

遗憾。

该来的都会来。一切

顺其自然最好。在婚姻

中，要摆正心态，没有人欠

你什么，没有人喜欢无条

件地一直对你让步，幸福

需要两个人共同的真诚和

付出。今天，让我们静下

心来，感受一下老一辈经

历过的幸福——

69岁的李广会说：“我

和老伴银芬已经携手走过

了 40 年。这些年来，我觉

得自己走得比较顺，到了

年龄，爱情、婚姻，自自然

然地就来了，给我的都是

最好的，我这辈子过得非

常幸福。”

李广会（右）与老伴刘银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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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您来讲述，用真名
或化名皆可，我来写）。
只要您有倾诉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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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人生经历或人生感
悟，那么，请把您的联系
方 式 发 到 hyning59@
163.com，期待老年朋友
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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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们结婚了，单位分给我一间12平方米
的房子，我利用课余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动手用白灰
水把新房粉刷了一下。家具像当时别人家一样简简
单单。比较时髦的是，老父亲给准备了“三大件”：手
表、自行车、缝纫机。

结婚后，我们在工作上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在
生活上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夫妇比翼双飞。她在厂
里被评为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我在学校曾获省、
市优秀园丁和模范班主任的称号。在政治上，她积
极上进，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我们的工作、生活
一直顺风顺水。结婚后第三年，我们终于有了爱的
结晶——一个大胖小子，全家人欢天喜地。

当时，我们每月的工资合起来一共才50多元，但
我们生活得甜甜蜜蜜，从来不觉得艰苦。白天忙工
作，一般只有晚上下班后，我们才能凑到一块儿吃个

“团圆饭”。日常买菜，她多是下班后买点儿便宜菜，
穿衣我们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经过近20年的勤俭持家，艰苦奋斗，1997年，我们终于
买到单位一套单元房，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

“小康生活”。
最让我揪心的一次是2017年8月，老伴突发了脑

出血，昏迷不醒，我一下子六神无主，心中感觉是那么
孤独和无助。做手术前，我的恐惧达到了顶点，深感
自己的无能和无力，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帮到她，情急
之下，竟想到了烧香拜佛，还放了鞭炮，祈求老天、祈
求各路神仙保佑她手术平平安安。后来手术做得很
成功，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手术后的十几天，我和儿子、儿媳轮流守候她，
给她喂水喂药、端屎端尿，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我
家距医院20多里，68岁的我，每天在家做点鸡汤、米
粥，或买烧饼、水饺、包子、牛奶，准时定点送到医院，
保证她吃得好，得到充足的营养。再加上定时输液、
按时喂药，精心治疗半个多月，花掉了 12 万元，老伴
终于恢复了健康。老伴出院的日子，一家人像过节
一样高兴。

我和银芬已携手走过了40年，家里也有了孙子辈
的人，我们的日子少有波澜，虽是平淡，但却安稳而幸
福。如今，我们家中电话、手机、彩电、空调、电脑样样
俱全，而且还添置了汽车。听的、看的、坐的，啥都不
缺。人在变，家在变，国家也在发展变化，变得国富民
强。如今，我们老俩拿着国家发给的养老金，过着丰
衣足食的晚年生活。

1977年中考后，我参与了邢台市的中考阅卷工作，
阅卷地点在邢台饭店。吃饭有领导发的餐券。阅卷期
间，市里的同志有特殊事情的，就回家吃饭，于是我手
里多了一些餐券。

紧张的阅卷结束后，我感觉自己完成了一项重大
任务，心情顿时放松了许多，于是打电话叫银芬过来吃
晚餐。她接了电话，说马上就到，谁知左等也不来，右
等也不来，3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见她的影，我的怒火
一点点升腾了起来。

刚吃完晚饭，银芬却推门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不
好意思地说：“真不巧，家里来了个客人，我没办法出
来，耽误了咱们一起吃饭的时间。”瞬间，我的怨气就
消失了。

接着，她给我谈了厂里的事。最近，有个客户着急
要一批工件，因此，除了正常上班，她还要加班加点，有
时晚上得加班到夜里12点。听完，我不禁惭愧，原来
这段时间她这么累，我刚刚才知道，说明自己对银芬关
心不够啊。我动情地说：“如果加班回家太晚，我去接
你回家，免得出事……”听完我的话，她不好意思地低
下了头。她再也不谈自己，继而关心起了我：“不要以
我为念，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应当以工作为重，在学
校要认真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培养出更多的大学生，
那才是咱们的骄傲……”激动时刻，我们的两双手紧紧
握在了一起……

银芬是个内向型的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有
时我讲得有道理，她也只是点头说“是”，或者默认，不
急不慢，总是那么温和。在她面前，我再有脾气也发不
出来。记忆中，我和银芬很少吵架，很少有大的分歧。

我的人生道路比较顺，到了一定的年
纪，爱情、婚姻自然而然都来了。

1976年，师专毕业后的我在邢台市四
中当老师，当时 26 岁，已算是大龄青年
了，父亲为我的事上了心，着了急。

父亲在邢台市教育局工作，与下属单
位市教学仪器厂的银芬的姐夫经常打交
道。一天，谈完工作后，她姐夫跟我父亲
聊起了家常：“我小姨子银芬在市电子仪
器厂工作，是个正式工人，共青团员，积极
上进。她在车间工作，吃苦耐劳，有条件
适合的小伙子，您给介绍一个。”父亲一
听，高兴地对他说：“我儿子今年26岁，是
个老师，共青团员，预备党员，要不，让他
们见见？”

按当时人们的思维，我们都有固定工
作，年龄般配，政治、工资各方面条件相
当，算是老百姓常说的“门当户对”。于
是，他们约下了我俩见面的时间。

1976年5月6日，我俩第一次见面了，
那天风很柔和，空气很清新，阳光很温
暖。只见她上身穿着白底儿小红花的衬
衫，下身穿着“劳动裤”，苹果似的小脸红
红的，头发乌黑，梳成了两个牛角辫，两只
会说话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炯炯有神。
神使鬼差，我看了一眼心里就非常喜欢。

我们谈了半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
当我谈到母亲在农村老家生活，将来可能
给小家庭带来负担和不便时，银芬爽快地
说：“我不嫌，二老两地生活这么多年，咱
们结婚后，可以把老母亲接到市里来住。”
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曾有三次

“农转非”的机会，父亲全都高姿态地把指

标让给了其他同志，并多次安慰我母亲安

心在农村生活）。
一年后，我提出要回南和老家见见母

亲，银芬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自己掏腰包
买了一兜苹果，一大串香蕉，一大袋橘
子。我注意到她身上仍然穿着初次见面
的“劳动裤”和白底儿小红花的衬衫，只是
后背处多了车间电焊机火星喷溅产生的
小窟窿眼儿。

那次我俩共骑一辆自行车，60里地，
我带她一程，她带我一段，尽管俩人都累
得满头大汗，但是心里却高兴得很。街坊
邻居听说我从市里领回来一个姑娘，都挤
到我家看热闹。老母亲一个劲儿地说：

“好好好！俺这媳妇就是好！”吃完猪肉大
葱馅水饺后，母亲要刷碗，银芬手脚麻利
地上前夺下碗筷：“娘，你歇会儿，让我
刷！”没结婚没过门的媳妇，第一次进家门
就喊了一声“娘”，着实让老母亲心里乐开
了花。通过银芬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
为人处世，我知晓了她是一位淳朴、善良、
勤俭、大方的好姑娘。

认识了一个
大方、淳朴的姑娘

爱让我渐渐没了脾气

共同经历的风风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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